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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於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後，隨即亡命日本，到1912 
年9月底歸國，在海外流亡的整整十四年中，絕 大部分時間居留在日本 
(除去遊夏威夷與澳洲近一年半，遊美十個月等）。在此之前，梁啓 
超對日本只有間接了解，他讀過黃遵憲的《日本國志 > ( 爲此寫下《〈日 
本國志〉後序》） 、康有爲的《日本明治變政考〉 ，他所創辦的大同 
譯軎 局出版過康氏的《日本書目志》 （梁啓超寫有《讀 〈日本畨 目志〉 
帯後》） ，此 外 ，便只有通過報刊了解ー些日本的時事。典中康有爲 
尙 未去過日本，日文也不好；黃氏雖任駐日參贊四年多，所述軍竞 已 
是十多年前的情況。像其時大部分維新人士ー樣，梁啓超也以日本明 
治維新作爲中國戊戌變法的榜樣，只是由於所知不多、不 眞 切 ，不免 
落入他在《〈適可齋記言記行〉序》中描述的“宿學淸流，鋭意新學， 
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土，隔膜影響，如貧子說 金，終無是 
處”的困境。因 此 ，初到日本，梁啓超非常興奮，（去國行》一詩集 
中體現了他當時的想法。詩中表明他此行有學申包胥哭秦庭，乞求日 
本出面援助中國新政的用意（在初到日本不久，10月2 6 、27日 ，梁啓 
超曾與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賀重昂有過筆談，提 出 “深望 
貴邦之助我皇上復權也” ） ，實際更直接的啓示應該來自明末淸初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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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羲 、朱舜水乞師日本之舉，但二人未成功。同 時 ，此詩還表達了梁 
啓超對明治維新的贊揚： “爾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龍。” 
在追述了其所經歷的艱難歴程後，梁啓超又表述了他的志願，決心學 
習日本明治維新的先驅月照和尙 與西鄕隆盛直接參預行動，或者像高 
山彥 九郎、蒲生君平、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那樣成爲新思想的傳播 
者 ，即成爲學者式的政治家（“不幸則爲僧月照，幸則爲南洲翁，不 
然高山、蒲 生 、象 山 、松陰之間佔一席”） 。前一種期望在来日後， 
通過組織保皇會、籌劃自立軍起義等仍在努力實行，卻終不如後一種 
期望實現得更完美，對社會更有益。
在梁啓超作爲學者式的政治家活動的時期（我將梁啓超一生以 
1917年底脫 離政界爲分界線，劃分爲前、後雨期） ，日本明治文化對 
他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用 《三十自述》中的說 法，是 “思想為之一變"。 
這種變化又是發生在“稍能讀東文”之 後 。
1899年 春 ，梁啓超曾與羅普一起到箱根讀書。羅自1897年留學東 
京 ，此時日文已有相當基礎。於是箱根誚書的一項重要内容，便是梁 
啓超向羅學習日文。而 羅 普 “本深通中國文法者，而今又己能日文， 
當可融會兩者求得捷徑” （羅 普 《任公軼事》） ，因而創造了一種學 
日 文 的 “簡 法 "。經過二人的硏討， “訂有若干通例” （同上） ，由 
此 產 生了《和文漢讀法》一 書 。此書當時流俾廣遠，成爲學日文的速 
成敎材與入門書。梁啓超學到得意處，還寫了ー篇〈論學日本文之益》， 
向國人介紹其心得。他號召： “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 
哉 ！”因 爲 “待譯而讀之緩而少，不若學文而讀之速而多也” 。讀書求 
“速而多” ，學文亦求“速而多” 。梁啓超因此向國人鄭重推薦他的 
《和文漢讀法》 ： “余 輯有《和文漢讀法》一 書 ，學者讀之，直不費 
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在 《東籍月旦》中 ，他又用頗具廣 
告色彩的口吻說 ： “若用簡便之法以求能讀其書，則慧者一旬，魯者 
兩 月 ，無不可以手ー卷而味津津矣。”此"簡便之法”正 是 “和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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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法” （有讀者山陰孫鄺齋投書誧敎“其法若何” ，梁啓超即以此答 
之） 。
"和文漢讀法”的基本要義在"顚倒讀之”一 語 。所以該書第一 
節即告誡學者： “凡學日本文之法，其最淺而最要之第一著，當知其 
文法與中國相顚倒，實字必在上，虛字必在下。”並舉例說 ： “如漢 
文讀書，日文則云〔書ヲ讀ム〕。"第八節又總結“其一定之排列法”： 
“即每句之中，副詞第一，名詞第二，動詞第三，助動詞第四是也。” 
這 種 “顚倒讀之”的方法，其實還是來源於日本的“漢文和讀法” 。 
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有介紹： “其旁注一二三及上中下、甲乙丙 
諸 字者，如樂之有節，曲之有譜，則倒讀逆讀先後之次序也。” （卷 
三十三）梁啓超不過是把被日本學者顚倒了的文法再顚倒過来。
“和文漢讀法”在明治時期確實有特殊功效。因爲當時日本很多 
學 者 、作家寫作時，都採用仿漢文體。即使是被時人看作“歐文直譯 
體”的作家，往往也兼用此體，如文竜方而的德富蘇峰（杉山平助《文 
藝五十年史》評 爲 “以歐文脈入漢文調”），小説方面的矢野文雄（其 
《文體論》自 白 《經國美談》中 “歐文直譯體、漢文體佔三分之ニ， 
和文體、俗語體居三分之一” ） 。這種漢文調，對於日本誚者或許並 
不好讀，但對中國初學日文者，則提供了很大方便。而 且 ，其時中國 
“有志新學者” ，最終目的還在學習西方。只是因爲日本引進“洋學” 
已取得成功經驗；並 且 ，用梁啓超的話說 ，“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 
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 （《論學日本文之益》） ；更重 
要的是，對於渴求新知的中國知識界來說 ，學日文比學西文在讀書方 
面見效快得多，因 此 ，學習日本被視爲學習西方的捷徑。仿漢文體與 
歐文直譯體的聯體，也正適應了中國知識界的這一特殊需要。
運 用 “和文漢讀法”讀日文書的情況，1906年留學日本的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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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有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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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體，其中有漢文調一種，好像是將八 
大家古文直譯為日文的樣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如 《佳人之 
奇遇》的作者柴東海散史（士），（國民之友》的編者德富蘇峰， 
都寫這類的文章，那樣的鈎而讀之的確可以懂了，所 以 《和文漢 
讀法》不能說 是全錯。（《和文漢讀法》）
“和文漢讀法”不只是用來讀日文書，還被移用來進行翻譯。包天笑 
回憶二十世紀初在金粟齋譯書處時所見葉浩吾的譯稿，“他是直譯的， 
甚而至於就在日本書上鈎鈎勒勒，不再另紙起稿”（《釧影樓回憶錄 • 
金粟齋譯書處》） ，可 見 “和文漢讀法”在中國學界確曾風行一時。 
梁啓超g 知 其 書 “漏 略 草 率 殊 多 "， “訛謬可笑者尤不少” （《新民 
叢報》15號 “問答” ） ，而 且 ，它也有比較大的局限性，對於採用和 
文體或俗語體寫作的學者與作家如福澤諭吉的作品，便解讀不了。晚 
淸翻譯界譯作的粗疏、錯 漏 ，也與之有關。不 過 ， “和文漢讀法”作 
爲一種語言學習的方法，主要意義不在於它有多大的應用價値，而逛 
從其流行反映了當時中國學界對於西方文化所懐有的普遍熱情與開放 
心 態 。
當梁啓超稍通日文，可以 g 由卷斟看報時，他有ー桠 發现 新大陸 
的快感， “ 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蹓 於腦” 
( 《論學日本文之益》） ， “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爲之改 
易 ，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 （《夏威夷遊記》） 。其 時 ，梁啓 
超借途日本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文化確實相當博雜，從古希臘的亞里士 
多 德 ，到1903年才去世的英國思想家斯賓塞，他都有學案或專文介紹 
其 學 說 （參見宮村治雄的《梁啓超の西洋思想家論》） 。大抵日本著 
譯界每一種流行的新學說 ，都鲁 在梁啓超的著作中得到反應。不 過 ， 
正 如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高山樗牛等著）所概括的， “所謂西洋 
主義若歐化主義” ，其影響最著者“凡 有 三 焉 ，第一爲英吉利派之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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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主 義 "， “第二爲法蘭西派之自由主義” ， “第三爲德意志派之國 
家主義” （第 一 編 “學術思想史” ） 。梁啓超對這三學派的代表人物 
及其學說 都作過介紹，寫 過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 、《盧梭學 
案》 （又 名 《民約論巨子盧梭之學説》）和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 
學說 》諸 文 。這三派在日本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分別爲福澤諭吉、中江 
兆民與加藤弘之，梁啓超對這三位思想家都有一定的了解，在著作中 
屢次提及。其 中 ，因切合中國的現實需要而對梁啓超思想發生較大影 
響 的 ，以白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爲主。
以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家而求學日本，梁啓超一切都求速成。學日 
文 有 “和文漢讀法” ，這既幫助他迅速接近日本文化，但也限制了他 
對日本文化的了解。主要閱 讀日本人漢譯的西文著作或用漢文調寫作 
的日文著作，而 對 難 以 “顚倒讀之"的通俗文體則敬而遠之，這不能 
不使他對明治文化的了解有一定的偏差。接受西方主要學說 ，則靠日 
本人消化過的譯本、介 紹 ，這既M 助他盡快縮短了柬西文化的距離， 
接觸世界最新學理，也使他對西方文化的理解雖以超出日本學者劃定 
的圈子。
梁啓超如何接觸、理解、選擇明治文化，進而不斷改造g 己的思 
想體系，具體論述請閱 《覺世與傅世》第 七 章 “梁啓超與日本明治文 
化” 。下面著重介紹梁啓超之倡導晚淸文學改良與日本明治文學的聯 
繫 0
晚淸文學改良的基本組成部分有三：即"詩界革命”、 “文界革 
命”與 “小說 界革命” 。用梁啓超的話來槪括，詩界革命的具體內 涵 
是 “新意境”、 “新語句”與 “古風格” “三長兼備” （《夏威夷遊 
記》）。這一主張在《飮冰室詩話》中又修正爲“以舊風格含新意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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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界革命”的思想要求以“俗語文體’寫 “歐西文思” ，其在货 踐 
中的産物，便是梁啓超創造的“平易暢達”、 “雜以外國語法”、 “縱 
筆所至不検束”的 “新文體” （《淸代學術槪論》） 。 “小說 界革命” 
的宗旨是以小說 作爲改造國民性（新民）與改良群治的有力工具，“政 
治小説”因而成爲最受重視的小説類型。總起來看，晚淸文學改良以 
輸入西方文化進行思想啓蒙爲職責，爲此而選擇了比較容易爲大眾接 
受的形式（風格） ，如 詩 的 “古風格” ，文 的 “俗語文體” ，以及此 
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説” 。而梁啓超關於文學改良的理論與實踐， 
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日本明治年間的文學改良。
關 於 “詩界革命”與明治詩歌的關係，我所掌握的材料不充分。 
不 過 ，就梁啓超在《夏威夷遊記》中所舉鄭藻常《奉題星洲离公風月 
琴尊圖》詩 ，並 對 詩 中 “全首皆用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如共和、代表、 
自由、平權，團體、歸納、無機諸語皆是也”大加稱讚，顯然是將其 
作 爲 “三長敢備”的作品來標舉。而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介紹 
的許多表現新事物、新知識的詩篇，也與日本明治初期流行的“開化 
新題歌”題材類同。如梁啓超極爲推崇的贸 遒蒽《今別離》 ，借用男 
女 相 思 ，分寫火車輪船、爾報、照片、來西半球蛊 夜相反的現象。經 
過梁啓超的大力表彰，引起新詩人的興趣，以後仿作很多 *僅《飲冰 
室詩話》中介紹的，便有曹昌麟的《今別離》四章、雪如的《新無題》 
七章等。與 《今別離》和 《新相思》類 似的，還 有 《新遊仙》詩 ，是 
借遊仙描繪新事物。 《飮冰室詩話》中記述的有楚北迷新子的《新遊 
仙》八首及蔣萬里的《新遊仙》ニ 章 （對此問題感興趣者可參閱 拙著 
《詩界十記》） 。這種詩歌題材的相近，很可能只是處在同一階段的 
文學必經的過程。不 過 ，値得注意的是，康有爲所撰《日本書目志》 
卷 十 一 “文學門”中 ，便専門列舉了明治時期許多流行的詩集、歌 集 ， 
其中也包括佐佐木弘綱編輯的《明治開化和歌集》等新題歌集。康有 
爲還專門列出“新體詩”一類共七種書，如 《新體詩學》、 《纂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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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詩選》等 。被梁啓超推舉爲“詩界革命”典範詩人的黄遵窓，在剖 
作 了 《軍歌》二十四章後，還特別寫信向梁啓超詢問“日本所謂新體 
詩何如？吾意其於舊和歌更易其詞理耳，未必創調也” 。梁啓超關於 
此問題的答覆今日雖不可知，但他所讀過的《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第 
八 篇 “文學史”中 ，對 “新體詩”有専門論述。其中強調指出了新體 
詩 “欲避和歌之調單格弱，破律將漢語俗語，亦自由牽用” ， “惟意 
義明顯是尙 ，太過露骨，絕 少餘韻” ，並肯定了“新時代之思想感情， 
究非舊時長短歌所能發揮盡致，此新體詩所以卒能風靡天下也’ 。由 
於梁啓超日文不 夠 好，恐怕還不能閱 讀新體詩，但其精神要義應是了 
解的。代表梁啓超詩作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是ー篇夾有新名詞、 
具有新意境的歌行體詩，與日本明治之“新體詩”有相通之處。這首 
詩寫於從日本至夏威夷的船上*航行於連接亞、美兩洲的太平洋上， 
時間是1899年12月31日子夜，詩人站在時間、空間的新維度上縱覽古 
今中外，槪述世界進化歴史，宣揚民族競爭意識。這種新歌行體詩征 
梁啓超提倡詩界革命的初期创 作較多，較集中，可視爲體現詩界革命 
眞精神的作品。從這些蛛絲馬跡中，我們大致可頌•出明治新題詩、新 
體詩與梁啓超“詩界軍命”的理論與货 踐的關係。在新名詞的運用、 
新事物的表現、新意境的m 設與詩歌形式的g 由化、敗文化方面，叨 
治詩歌都提供了有益的借盤。
如果說 ，關 於 “詩界革命”還缺少梁啓超自述一類更直接的材料， 
來証實其與明治詩歌的確鑿聯繫；那 麼 ，在 “文界革命”和 “小說 界 
革命”方 面 ，答案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在文界革命方面，對梁啓超影響最大的人物是德富蘇峰。 “文界 
革命”思想的萌生，即與他有關。1899年底在前往夏威夷的船上，梁 
啓超讀了隨身攜帶的德富蘇峰著作，在日記中寫道：
讀德富蘇峰所著《將來之日本》及 “國民叢書”數種。德富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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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 
文 ，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 
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
同時還指出：“蘇峰在日本鼓吹平民主_甚有功，又不僅以文豪者。" 
這 與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記 “其所唱導，實 《民約論》之流亞，平 
民 主 義 也 "（第一編）正相合。所 謂 “歐西文思” ，主要指西方的思 
想文化。以歐西文思的引進，作爲文界革命的起點，恰好反映了文界 
革命所具有的輸入新思想以開通民智的基本性質。雖然爲著啓蒙的需 
要 ，梁啓超不斷談到“俗 語 文 體 "，以之作爲文界革命的形式要求， 
但在實行中，由於承載新思想新知識的新名詞與俗語文體之間存在難 
以調和的矛盾，新名詞當時尙 未普及，尤其是表現新觀念的抽象名詞 
尙 未融入口語，因而致カ於傳播新學的文界革命，便不得不借助“新 
文體”而 不 是 “俗語文體”來達到目的。而 “新文體”在"雜以俚語” 
與 “平易暢達”這些特徴上，仍 然 與 “俗語文體”所追求的通俗化取 
向一致。最 終 ，經 過 “新文體”強力 潲 輸，大ffl新名詞逐漸在社會生 
活中得到廣泛使用，現代白話文才得以誕生。而往梁啓超m 造 “新文 
體”的過程中，也還足以德萵蘇峰的著作作爲収法對象。
德富蘇峰的"國民锻 i t 等 慰 ，在明治時期曾風行一時，據馮自 
由 說 ，是 時 “彼國靑年莫不手握ー卷” 。在中國留學生中，這些著作 
也成爲熱門書， "凡涉足彼都之留學生，亦少有不讀過蘇峰著之國民 
小叢書也” 。蘇峰1917年来中國後寫作的《支那漫遊記》中 ，即記述 
了曹汝霖和張繼都對他說 ，當年留學日本時，他 們 都 是 “國民叢書的 
愛讀者” 。愛讀的原因，既 與 其 “提倡國民獨立自主之精神”的新思 
想有關，也與其所用文體有關。在當時的日本讀者眼中，蘇峰作爲“新 
文學界之權威 "，是因其採用了"歐文直譯體” ，令人耳目一新。中 
江兆民即指出： “德富蘇峰的直譯法，大is是他 g 己創造的1一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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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了日本全國的文塯 。” （《一 华 存半 •緻一年苻半》）顯然适將其 
作爲歐文直譯體的代表作家來評價的。而在留學日本的中國讀書人眼 
中 ，德富蘇峰卻是“漢文調”的 作者（周作人） 。馮自由認爲： “蘇 
峰長於漢學，其文辭只須刪去日語之片假名而易以虚字，便成一篇絕  
好之漢文。”於 是 ，蘇峰所用的仿漢文體，又爲初通日文的中國讀者 
提供了特殊的便利，用 “和文漢讀法”便可以解讀。而在前面我們已 
指 出 ， “歐文直譯體”與 “漢文體”在當時具有歐化思想的作家中， 
常常是混合使用的。梁啓超對蘇峰文章的愛好，以致效仿，也是兼及 
內 容與形式兩方面的考慮。
梁啓超效仿蘇峰的文章，在一度與他關係密切，後又因政見不同 
而分手的馮g 由筆下有過評述：
蓋清季我國文學之革新，世人颇 歸功於梁任公〔啟 超〕主編之《清 
議報》及 《新民 t 報》 ，而任公之文學則大部得力於蘇峰。試舉 
兩報所刊之梁著《飲冰室自由書》 ，與當日之《國民新聞》論文 
及民友社國民小叢書一一檢校，不獨其辭旨多取材於蘇峰，即其 
筆法亦十九仿效蘇峰。此，蘇峰文學所以間接予我國文學之革新I 
影響至巨，而亦{新民叢報》初期大博社會歡迎之一原因也。（《革 
命逸史•日人德富蘇峰與梁啟 超》）
此中所説“大部得力於蘇峰"，有因政見不同而過甚其辭之處。不 過 ， 
蘇峰對梁啓超影響之大，他本人從不諱言，從其著作中也不難找到根 
據 。
梁啓超的文章，除學術論文外，大致可分三類：政論文，傳記文 
與雜文。下面分別述之。
誠如馮自由所説，德富蘇峰的影響在《飮冰室自由書》中最明顯， 
可以說 ，從内容到形式，都顯露出效仿蘇峰文章的痕跡。與梁啓超“下 
筆不能自体”的長篇大論不同，《自由書》採取了短小精悍的文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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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抒寫的雑文風格。這褪寫法雖說 與傅統小品文不無關係，但更硿  
接的影響還是來自“國 民 叢 書 中 的 《単刀直入錄 》 、《寸鐵集》等 
短 論 。德富氏的此類文章，具有直截明快、寸鐵殺人的特點。而長話 
短 說 ，只從ー點切入 •或者按而不斷，也成爲梁啓超《自由書》的特 
色 。
在 《自由書》的 “敘言”中 ，梁啓超已聲明其短文有很大自由度， 
“或發論，或講學，或紀事，或抄書” 。所 以 ，《自由書》中除有三 
篇標明原作者爲德富蘇峰外，還有ー篇引起聚訟*被 譴 責 爲 “抄襲” 
的 《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 ，更能顯示梁啓超對蘇峰文章的效仿。 
《煙士披里純》發表於19G1年12月 《淸議報》第99冊 ，從篇名到基本 
内 容 ，都取自蘇峰“國民叢書”第 四冊（靜思餘錄》中的同名文章， 
只是略作刪改。此文至多可算譯述，不能視爲梁啓超創作。但因梁文 
發表時並沒注明出處和原作者，此後各種文集、選集都作爲梁啓超作 
品收入，這也説明在文體、風格上，二人確有相似之處。這褪抄骐 雖 
然不應該，但在當時以普及新知識新思想爲主的時代，人 們 對 “版權 
所有”並不太砑I E ，思想與文章的片斷借用並不罕見。而到了革命派 
與改良派政治分野日趨明朗，論爭發生時，文風問M 便與道德、政治 
問題糾纏在一起。如具有革命傾向的《大陸報》便曾發表文窣，譏諷 
梁啓超：
足下之《飲冰室自由書> * 如 （煙士披里純〉等 ，皆出自日本德 
富蘇峰君之“國民叢書”中 ，振筆直書，一字不改，而自題日任 
公著。其他各文中如此類者，不遑枚舉。若是則足下不過為新聞 
記者中之一乞兒、一行竊者而己，竟敢廁身於當世著作之林耶！ 
(新民之舊友〈與新民叢報總撰述書> )
這種借道徳批判戰勝對手的做法，在當時還是相當有效的，只是未免 
意氣用事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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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冰室自由書》與梁啓超的政論文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其中的 
短 論 ，常常作爲思想火花，在隨後發表的長篇大論的政論文中，得到 
系 統 、充分的發揮。因 而 ，蘇峰的影響也從梁的雜文擴及其政論文。 
如 《新民說 •論進取冒險》一文中，論冒險精神的產 生有四個根源， 
其ー爲"生於熱誠” ，此段文字，大量辭句來自《煙士披里純》 。而 
借用部分並不顯得生硬或不協調，而是如鹽入水不露痕跡，更可見出 
梁啓超對蘇峰文章的借鑒已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在梁啓超寫作甚豐的傳記文中，同樣可以發現蘇峰的蹤跡。赴日 
後 ，梁啓超的傳記文發生變化，以1901年寫作的《李鴻章》和 《南海 
康先生傅》爲標誌，新式評傳取代了舊式的紀傳。而在這ー轉變中， 
蘇 峰 的 《吉田松陰》起了示範作用。
梁啓超初到日本，1898年 11月即致書品川彌ニ郎，詢 問 ： “松陰 
先生著述及行狀，尙 有他刻否？能恵賜一二嵇，不勝大幸。”其 時 ， 
德富蘇峰所著《吉田松陰》正盛行，品川所能提供的吉田松陰事跡最 
好的誚本，應是此作。故梁啓超完全有可能諕過此© 。從諸多方面的 
相 似 ，也可霜出其問的影髁關係。《吉ffl松陰》此畓 最m 耍的特點是： 
敘述人物一生的ffi要斟跡時，注意考察時代的變遷。《緒言》稱 ：“題 
云 《吉田松陰》 ，其實不過是以松陰爲中心，觀察其前後之大勢，m  
移默化之現象而已。若使其名 贲 相副，或者改爲《維新革命前史論》 
亦無不可。”書中對吉田松陰一生中重要的活動方面作了専門研究， 
如 《攘夷》 、《作為革命家之松陰》等 。與 《李鴻章》又 名 《中國四 
十年来大事記》 ，以 及 《兵家之李鴻章 > 、《外交家之李鴻章》等各 
章標題對照，不難看出梁啓超對《吉田松陰》一書的借鑒。《南海康 
先生傅》也分別設立了《教育家之康南海》 、《宗教家之康南海》 、 
《康南海之哲學》等專章。即 使 《李鴻章》一 書 ，最 後 有 重 “李鴻章 
之軼事”的記述，也應該是得益於《吉田松陰》第十九章《人物》中 
所記述的維新前故老談到的吉田松陰的遺聞軼事。《南海康先生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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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中也有類似寫法。相似並非偶然。
梁啓超與德富蘇峰這種文學上因緣，十幾年後仍爲世人津津樂 
道 。1917年蘇峰訪華，一位中國官員對他說 ： “您是日本的梁啓超， 
而梁啓超是中國的德富蘇峰，這是我等同人間的評判。” （《支那漫 
遊記》）這是對於二人思想、身 分 （地位與作用） ' 文風十分接近的 
最好說 明。儘 管 “漢文調”爲梁啓超閱 讀蘇峰著作提供了最初的便利， 
但眞正對於中國的文學進程發生深遠影響的，還 是 “歐西文思”與 “歐 
文直譯體” 。在 “文界革命”促進新思想的傳播、造成古文體的解體 
及歐化的白話文的建立上，梁啓超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這其中也有 
德富蘇峰的ー份功勞。
小說 界革命是以政治小說 爲先導而展開的。梁啓超提倡M 作政治 
小 說 ，又是從翻譯日本的政治小說 開始的。在亡命日本所乘的耶艦上， 
梁啓超即閱 讀了日人柴四朗的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 。三個月後《淸 
議報》創刊，當即設立政治小說 欄目，連®梁啓超翻譯的《佳人奇遇》， 
其後又續刊矢野文雄的《經國美記0 。作 爲 《淸讁報》僅有的兩個文 
學棚目之一，又在總共出刊1DO期的雜誌中連賊達69期之多，可見日本 
政治小説在梁啓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ぐ凊議報》發表的這兩部政治 
小 説 ，正是日本政治小説的代表作。到1902年11月 《新小説》創 刊 ， 
在 發 表 （論小說 與群治之關係》 ，倡 導 “小說 界革命”的 同 時 ，也開 
始連載梁啓超唯一創作的一部政治小說 《新中國未來記》 。梁啓超有 
意借日本的政治小說 ，改造中國的舊小説，使小說 爲其改良群治與新 
民的政治目的服務，這對傳統文學觀念也造成了衝撃（使小說 成爲“文 
學之最上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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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倡小說 界革命的内在理路是：首先強調小説作者爲著名政治 
家或學者。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 
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懐，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説” （《譯 
印政治小說 序》）。於 是 ，《淸議報》發表上述兩部日本政治小說 時， 
特意在作者名字前面加上“前農商部侍郎”和 “前出使淸國大臣”的 
頭 銜 ，以提醒讀者注意作者身分的非同一般。在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 
世界》中所稱讚的伏爾泰與托爾斯泰，也屬於這一行列。不再是窮愁 
潦倒的下層文人，小説作家尊貴的社會地位，即是小說 價値的可靠保 
証 。其 次 ，儘量誇大政治小說 的社會敎育功能。由 李 頓 （Lytton，曾任 
英殖民大臣，獲男爵爵位） 、迪斯累里（Disraeli，曾任英首相，封伯 
爵 ）以政治家身分創作的小説，在日本被稱作政治小説。這類小說 據 
說 是 “寄托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 （《飲冰室自由書•文明 
普及之法》） ，迎合了公眾的政治熱情，在明治十年代大受歡迎，因 
此而出現了把“政治小説尊崇爲最上乘的文學” （不知庵主人《讀 〈浮 
城物語〉》）的 說 法。梁啓超在《譯印政治小説序》中也著重指出， 
歐洲"魁儒碩學仁人志士”所作具有政治色彩的小説，普及到社會各 
階 層 ， “往往每ー遨出，而全國之議論爲之一變” ，故 “彼 美 、英 、 
德 、法' 奥 、意 、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 爲功最高焉” 。 
所得出的結論與日本明治年間對政治小說 的高度評價正相一致。PJ 
次 ，小說 觀念的改變。作爲小說 類型之一，政治小說 既被尊爲“最上 
乘的文學” 、 “爲功最高” ，也就連帶改變了整個小說 體裁的命運。 
靠著政治小説的提攜， "小説”作為一種文學體裁也從被鄙棄的“小 
道”一躍而在文學殿堂中佔據第一把交椅。
梁啓超關於“小説爲文學之最上乘”的 說 法，一時成爲公論。不 
難 看出，由梁啓超引進政治小說 而導致的小説観念的變革，仍然是借 
助 傳 統 的 “文以載道”觀 ，只是所載的道改爲足以“改良群治”的新 
思 想 。《新中國未來記》 “緒言”稱 ： “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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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正是標準的政治小說 寫法。梁啓超關於“小説界革命”的論述， 
蕋本上是將文學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的 
缺 失 。不 過 ，観念的變革並非一朝一夕能夠 完成， “小說 爲文學之最 
上乘”的説法普遍流行以後，其他繼起的小説類型會逐步糾正獨尊政 
治小說 的偏差，並沖破原先設定的載道要求，使小說 藝術的獨立價値 
得到確認。梁啓超本人始終鍾情於政治小説，對此後小說 潮流的演變 
不以爲然，這與其政治家和學者的獨特身分有關（梁啓超不是一般意 
義上的文學家） ，也與其對日本文學的借鑒，局限於明治初期的文學 
改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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